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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栾鹤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之旅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之旅：：
那些无处安放的青春那些无处安放的青春

“扛麻袋进城”的老一代农民工的时代渐行渐远，“拉皮箱进城”的新

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主力军。

他们是“80后”、“90后”，他们被时代潮流裹挟着涌入大城市，与乡土、宗

亲、四季都仿佛断了联系；他们渴望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扎根，他们内心最

抵制的称呼就是“农民工”；他们只有“回不去”的乡村和“进不去”的都市。

“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本意都是为了人，‘以人为本’应该是城镇

化本来的命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陈锡文如是

说。今年两会期间，对新型城镇化的关注焦点不再只是土地与房屋。新

生代农民工，也就是未来城镇中的新市民，他们的生存状态理应得到大

众的关注。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很无奈

柯南，是一个 1992 年出生的河南男孩给自己取的微信昵称，也是他

做快递员的工作昵称。同许多城里孩子一样，《名侦探柯南》是他童年最

爱的动画片之一。柯南说，父母在外打工多年，他是奶奶带大的。奶奶

不识字，只管他吃饱穿暖不惹祸就行。

“我一看书就脑仁疼，读不进书，初中没毕业就来北京打工了。其实

家里也不差我这份工钱，我来北京就是开开眼，挣的钱全自己花，也不用

往家寄。”柯南说。

在柯南眼里，未来是什么样子？是留在北京还是回河南老家？

“北京房价太贵，我可买不起，郑州房子也不便宜，家里已经给我在

镇上买好房子，都装修好了。我是不可能回农村的，我又不着急结婚，在

北京干腻了，我还想去上海转转。”柯南说。

2012 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国内最大的蓝灰领职业介绍服务平台

工众网发布了《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短工化”

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就业相当普遍的趋势，“70 后”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

持续时间为 4 年，“90 后”农民工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甚至不到一年。

新生代农民工不断趋于“短工化”，对个人来说不利于技能储备和工

作经验的积累；对企业来说，员工流动太快，正常生产经营会受到影响，

造成双输局面。

“70 后”老郭在南京开了家汽车修理门市，让他郁闷的是，当年自己

当徒工的时候，找个工作很不容易，不仅工资低，为了多学技术，还得给

师傅端茶倒水。现在，自己好不容易混成个小老板，徒工的工资却年年

看涨，稍加个班或呵斥两句，第二天，人就打包不见了。老郭说：“工人越

来越难招，年后，经人介绍了一个江北的小伙子，工资 3000 元，包吃包住，

待遇已经很不错了。结果，我一打电话，人家说刚下火车，让我赶紧开车

过去接，还问工资能不能再加点。当时，我气得差点儿把电话摔了。”

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赚钱只

是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之一。他们不仅被用人单位选择，也主动自我选

择。据了解，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富士康等代工工厂，由于是流水线

作业，工作较为枯燥，成长性比较差，年轻人很容易厌倦，所以人员流动

性非常大。

当然，不是所有新生代农民工都像柯南那样幸运，生活无忧，把进城

打工看成是一次体验。“85 前”都已至而立之年，不少人有养家糊口的重

担，建筑工地上也不乏他们疲惫的身影。而网络上流行的“建筑工人月

薪过万‘秒杀’白领”等帖子，又让大众对建筑业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同情

转变为调侃和娱乐。

社会工作者李大君长期关注北京建筑行业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他主笔

的《“高薪”下的艰辛——建筑工人生存状态调查》显示，被媒体误读的“万

元农民工”现象不实。建筑工人平均每年只有六七个月能够在工地做工，

平均每年能够工作 155 天，平均日工资 160 元，年收入不足 25000 元。

那么，“万元农民工”如何产生？建筑行业一线施工人员的薪酬体系

不是按月计薪酬，而是日薪制。遇到工期紧的时候干包工，日工资就会

上去一大截，可能达到 300 元。但这不是常态，每天的工作时长达 14 至

16 个小时，根本是在提前预支生命。

李大君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歧视时，更多的不是采取传统农

民工忍一忍的态度，而是辩解、争理，并不那么惧怕冲突。老一辈农民工

已经把自己被压迫被歧视的事实内部合理化，新生代不同，他们内心还

没有把这些合理化，所以遇见不公平的事就要去反抗。

新一代农民工的公平意识、自我意识，甚至享乐意识，都是时代发展、

社会进步、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体现。但是，现实的玻璃门却难以穿越。

隐匿在虚拟世界的那一头

与父辈不同的是，在新生代农民工心里，手机是区分“土”和“洋”的

标志，他们不屑于那些铃声巨大的民工山寨机，换手机的频率与城里同

龄人不相上下。

新生代农民工眼光敏锐，进城后很能捕捉城里年轻人的时尚，女孩

子们喜欢逛蔡依林代言的“啊呀呀”小店，花花绿绿的小饰品平均售价 10

元左右，她们买来打扮自己，美滋滋地嘟着嘴弄各种自拍。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

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生活习惯、

文化习俗、就业取向、价值目标等方面更接近于市民。

听音乐、上网打游戏、聊 QQ 是他们舒缓压力的主要方法。他们和城

里同龄人上着同样的网站，说着同样的网络流行语，聊着同样的八卦，追

着同样的韩剧，甚至同在一个聊天群热议某个时政话题。

“我每个月都会在装备上花钱，只要你游戏玩得好，就会有很多粉

丝，这个钱花得值。”网名为“头文字 D”的男孩说。现实生活中，他是北京

某小区物业的管道维修工。

这是一群“ IT 化”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生活在信息社会里悄然

改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

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蹂躏着他们的城市梦。在虚拟世界里，大家都

是平等的，无关你来 自 哪 里，从 事 什 么 职 业，这 里 感 受 不 到 现 实 的 骨

感，只有理想的丰满。

向主流靠拢 身份的寻找与失落

“村东头的‘一剪美’美发厅，是创造美丽神话的殿堂。来自蓝翔的

杀马特王子小杰，梳着五彩笤帚头，戴着 GOCCI 戒指，极致奢华，颠倒众

生，却漫不经心，终你一生。”网络上掀起一波波对“杀马特”的审丑狂欢，

极尽嘲讽与不屑。

“杀马特”一词音译于英文 smart，原意时尚灵动，经过解构与反讽，用

于指代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梳着五颜六色的怪异发型、戴着地摊廉价的

夸张饰品、化着诡异浓妆，不伦不类地模仿着重金属风格或哥特风格，他

们就是来自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的“90 后”农民工。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更是对这个群体进行定性，称他们体现了“亚

文化”。在城市边缘的这个尴尬的生活群体，由于“集体疏离感”而从中

国的主流社会阶层中分化出来。

既然村镇模仿城市，城市模仿国外，何不来个一步到位呢？他们只

是在构建一个自己心目中都市潮人的形象，不是非主流的叛逆，相反，是

试图接近主流的一次努力，彰显个性的一种方式，即使并不成功。

“不做乡下人，成为城里人”这一点得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认

同。他们进城工作是为了走出农村、扎根城市，而大多数老一辈农民工

挣钱则是为回农村盖房子，从目的来说，这是两代农民工最本质的区别。

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返乡务农的意愿，更没有务农的技能，不做城市的

“过客”而是努力融入城市的意识便格外强烈。如果说上一代农民工是与本

村人攀比，新一代则是与城里人比，城市化所属的一切都是他们消费的起点。

社会学者吕途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

起》一书中坚持用“新工人”这个称呼来指那些

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或者打工者。

在吕途看来，从事农业生产就是农民，在

城市工作生活就是工人或者市民，使用“农民

工”隐含着一种身份歧视，并为剥夺打工者在

城市的权利找到了借口。

吕途希望通过称呼的改变来为这个群体

争取应得的权益——他们是工人，不是季节性

进 城 打 短 工 补 贴 家 用 的 农 民 ，因 此 ，国 家 的

政策必须将他们当作工人对待，让他们获得

在工业生产中、在城市中安居并进行再生产

的能力。

吕途的初衷是好的，事实上，“农民工”这

个词虽不悦耳，但也时刻提醒所有人，这群所

谓“新工人”，就是城乡不平等的结果。要发展

新型城镇化，就必须直面这个群体的困境。

“ 就业是最首要的问题。”在全国政协委

员、中央农村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陈锡文看来，

农民之所以愿意到城里来，就是因为城里有

更 稳 定 的 就 业 、更 好 的 收 入 ，他 们 不 是 来 旅

游的，而是想在这里挣更多的钱改善自己的

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要加快发展中

国的民营经济。

根据现有统计，城镇全部就业人口大概不

到 3.8 亿人，而这些人在国有部门就业的不到

7000 万人，也就是说，城镇就业 80%以上是靠非

国有部门来提供岗位，所以在政策上一定要让

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获得同等的政策条件

和环境，促进它更快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农

民工就业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2 年，中国农民工

总量已经超过 2.6 亿。很显然，中国已经成为

“农民工大国”。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劳动者素

质偏低，“技工荒”席卷全国。中国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数据表明，截至 2012 年底，全国累

计 取 得 各 类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资 格 证 书 的 只 有

1575 万人，大量农民工未经培训或仅经简单培

训就直接上岗了。

民进中央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

主席姚爱兴认为，建设“技工大国”是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需要。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翻了一

番，但在“金砖五国”中仅略高于印度，且仅为

韩国、新加坡的 1/3，德国、日本的 1/4，美国的

1/5。而如果现有劳动生产率提高到 3 倍，即达

到韩国、新加坡的水平，可有效缓解日趋紧张

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陈锡文说，居住在城镇中的居民，有 1/3 的

人是没有当地户籍的，要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

服务就有很大困难。户籍就是一个本，就是几

张纸。如果给你换了一个城镇户籍本，但是户

籍本后面所承载的一切，即社会公共管理和基

本公共服务不能解决的话，那这张纸也没有太

大的用处。现在大概已经有十二三个省市自

治区宣布废除两种户籍制度了，户籍本是一样

的，但待遇不一样。归根到底是要解决进城农

民的融入问题，而这取决于能给他什么样的基

础公共服务。

对 于 农 民 工 问 题 ，不 能 止 于 对“ 黑 心 老

板”的控诉，也不能仅采取通过诉苦取得道德

优势的策略。要回头去深究背后的原因，清

楚认识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

而到底是叫“ 新工人”还是叫“ 农民工”，不解

决关键问题。

“新工人”体现的是一种诉求，它不仅包含

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

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

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借用《中国新工

人：迷失与崛起》中的一句话：“‘新工人’的前

途关系到中国的前途。”

“新工人”的前途关系到国家前途

编者按：日前，备受瞩目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终于落地。作为规

划的最大亮点，“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成为让舆论产生最大想象空间的表述。

在大城市高度发达，而小城市、小城镇仍然落后的情况下，要想引导农民工尤其是新

生代农民工合理转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形象地指出：“走了

一城又一城，城城像欧洲；过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非洲。”这句话释放的信息是：“城”与

“镇”的落差很大。如此一来，人口合理布局的难度也会很大。

新型城镇化要想发展好，必须念好“人口经”。而最吸引人口流动的因素其实是公共

资源，包括权力资源、教育资源、交通资源、医疗资源、金融资源等等，只有重新设计公共

资源分配机制，才能帮助新型城镇化念好“人口经”。

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不是危言耸听。

“小时候，放暑假时，回山西老家河津县固镇小住。那是一个千年

小镇，四面围着土夯的城墙，城墙很厚，街上铺着青石板路，路两旁长

着绿茵茵的香椿树，下雨后听得见青石板下面哗哗的流水声。镇的中

央有个大戏台，戏台旁边有一棵古槐，树冠巨大，枝叶茂密。过时过节

村里唱大戏，大人们坐在戏台前面的空地上，我们小孩儿就趴在大槐

树上。春节的社戏也是在这里操办。可前年再回老家，这些景象都没

有了，大槐树也不见了，镇里大拆大建，连古城墙都拆了，高楼拔地而

起、杂乱无章，持续千年的村落品相荡然无存，我心中的悲哀无以言

表。”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董恒宇发出如此感慨。

董恒宇说，城镇如果丢弃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精神家园，就像树

刨了根儿，人丢了魂儿一样。保留一点自己“心灵里的大槐树”，保留一

些本地、本民族自己的文化色彩，应该是城镇发展起码的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贵宝说，近些

年，很多地方开展让农民进城“上楼”的行动，大力实施“城镇化追赶战

略”，用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大搞城镇化运动。一些地方急于

求成、拔苗助长，逼农民“上楼”，“消灭村庄”的大跃进愈演愈烈。

有数据显示，我国的自然村近 10 年间由 360 万个锐减到 270 万

个，我国正以每天消失 80 个到 100 个村子的速度，快步进入城镇化阶

段。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显示，2011 年，中国城镇人口

达到 6.91 亿，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超农村常

住人口。2012 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 7.1 亿多，占比为 52.6%，农村人

口降到 6.4 亿多，一年时间内城镇人口增加了 2000 多万。城市化浪

潮正在迅速改变着辽阔的农村。在一些地区，农民们被迫放弃了祖

祖辈辈居住的宅基地，住进了楼房，往日“听取蛙声一片”的乡村，转

瞬间变成“眼前楼群一片”。村庄正在消亡，“老家”渐成记忆。

孙贵宝呼吁，城镇化不是盲目消灭村庄，只有不断加强农村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资 源 的 建 设，引 导 更 多 经 济 资 源 向 农 村 和 城 镇

回流，更多的内需型产业由城市向乡村城镇集中，让更多农民工

就 近 择 业、安 居 乐 业，才 能 保 护 和 发 展 好 现 有 村 庄 的 风 俗 特 点，

保留下来乡村的自然风景、文化传统和故乡记忆，才可能真正实

现“人的城镇化”。

老家去哪儿了
——城镇化不是盲目消灭村庄


